
每天晚饭后，我都会从我们旅居的白族村
寨的农家小院走出来，到外面散一个小时的
步。天天如此，雷打不动。每次，总爱沿着村旁
公路朝苍山走去。这时，太阳还在苍山头顶上，
阳光虽然不那么强烈了，但仍然很刺眼。走到
山脚，往右一拐，就到了鸡鸣江河岸一条修整
得非常漂亮的游步道上。这是近两年由政府出
资修建供村民散步健身用的。

转过身后，沿着傍溪的游步道朝洱海走
去。这时，太阳从苍山顶渐渐滑落下去。山的影
子铺在我前面的路上。滑下山巅的阳光仍顽强
地在山影前面铺展开去……我追着山影前面
的阳光，扯大脚步朝前走着。阳光一点一点往
洱海方向移动，我拼命地在它后面追赶。我用
足了劲，最终还是赶不上它。渐渐地，只见阳光
就退到了洱海前边的一片村庄上了。一栋一栋
白墙青瓦的白族民居，在夕阳映照下，光灿灿
一片，十分靓丽。赿来趆淡的晚霞下，似乎能看
到一栋栋白族民居上的壁画……远远地欣赏
这幅恬静的白族民居风俗画，心里别提有多甜
美了！

走着走着，阳光离开了那一大片白族村
寨，落到洱海平静的水面上了。这时候，太阳从
苍山上滑落得很低了。只有反射过来的威力大
减的阳光，洒向洱海水面。不经意之间，我举头
一望，云彩在天空正做着精彩的表演呢！有些
如奔驰的骏马；有些如展翅翱翔的大鹏；有些
则如一群欢快地舞蹈着的白族姑娘……上空
这些云彩的精彩表演连同这番美丽的景象，都
无声无息地落在了洱海湖面上。一阵微风掠
过，湖面荡起一片漪涟。从上空落下的一幅幅
美丽画面，顿时在湖面上欢快地跳动起来，奇
妙极了！

抬抬眼，把目光投远一些。只见湖对岸，
一大片古香古色的建筑，紧挨着湖畔铺展开

来……一些古建筑屋顶上的琉璃瓦
片，还在落霞下闪着光亮。那里，就
是远近驰名的双廊古镇。而古镇右
前方，湖面上如青螺般耸立的一座山
峰，就是收藏着一段神奇历史的南诏
风情岛。

湖面上，一艘艘游艇载着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男男女女，映着淡淡的夕
阳，漫步般地行驶在水面，享受着生活
的宁静，享受着山水的和美……

曾经，我在航行于大海的海轮上
观过海上日出；也曾经，登上南岳衡
山、东岳泰山的山顶，赏过平地日出。
记得几年前，在峨眉山游玩时，为了观
赏到峨眉日出的景象，我凌晨4点就
起床了，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到
山巅，趴在观景台的一处石围栏上，睁
大眼睛朝远处望去，10分钟、20分钟
过去，只见天际上一抹红霞之中，浮现
出一个鸡蛋黄般的红球，颠颠荡荡地
慢慢上升……这时候，只见那片红霞
下面，那个红球四周的一群群山峰，似
乎都在这片红光下癫狂地舞动起来，
跳跃起来。群山齐声欢呼迎接着这轮
红日的上升……

如今，我追着落日，看洱海的夕
照，却是那样安详、那样和美的一种景
致，这是另一种难得的享受。

洱海苍山，早已扬名四海。在古代文献中，
洱海曾被称为叶榆泽、昆弥川、西洱河等。她仅
次于抚仙湖，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她北
起洱源，长约42.5公里，东西最宽达9公里，湖
面面积256.5平方公里，平均湖深11.5米，最
深处达20米。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
一的“洱海月“之所在地。而我今天，没有赏到
洱海上的月，因为这天不是赏月的最佳时日。
据说，她是因形状像人的耳朵而得名。又因云
南深居内陆，白族人民对海无比向往，而将其
称为“海"。她东收波罗河江水，西纳苍山的18
条溪河，总径流面积251平方公里，总蓄水量
达30亿立方米。她属断层陷落湖泊，因而湖水
清澈见底。自古以来一直被人称作“群山间的
无瑕美玉”。

我终于站到了洱海湖岸上。
这时，我看看手机上的记录，从苍山下的

村寨小院走到湖畔，用时46分钟，行走5600
多步，行程3.8公里。每步步距仅69公分。青年
时在部队急行军时，我一分钟能走一百四五十
步，每步达75公分。一小时能行走七八公里。
如今年近八旬，老矣，脚步走不得那么快，也迈
不得那么宽了。此刻，抬头看开去，只见最后一
抹落霞、夕照也从湖面上退去了。上天按下了
熄灯键，在天空上表演的一朵朵云彩也退场
了。湛蓝湛蓝的天幕上，星星闪烁着上场了。它
们一个个眨巴着眼睛，好奇地张望着人间，似
乎要从中寻找到什么密秘……

夜幕里，只见身后的苍山，一座座山峰已
变成一个个高大无比的黑汉，顶立在天地间。
而面前的洱海，似乎已安静地睡了。湛蓝的夜
空下看去，像一个美丽的白族姑娘静卧在天地
之间……此时，我强烈地感受到：天美极了，地
美极了，水美极了，山美极了！

新时代的生活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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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2012年进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工作
时，只知贺敬之先生是学会的终身名誉顾问。学
会也是贺老于1993年提议成立的。

学会下面有文艺批评、文艺教育、书画艺术
等一些学术专业委员会。其时我被聘任为书画院
副院长。

第一次正式得见贺老，是随学会的领导一起
于中秋节前去看望贺老。贺老此时88周岁，精神
矍铄，发色并没全白，呈灰白色。说话时不紧不
慢，温煦柔和，条理清楚，耳聪目明。

我待在沙发的一角，安安静静，不插任何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先生。想想他写过的《回延安》
《南泥湾》《雷锋之歌》以及《白毛女》（合著）等名
动天下的杰作，想想自小课文里学习过其诗歌文
章的诗人、剧作家就在我面前，威严中透露着慈
祥，有着松风逐清月的儒雅，便高兴得嘴角微微
上翘。

许是我太安静，贺老一边与其他人寒喧，一
边用慈善的眼光朝我看来：“这小姑娘是谁呀？干
什么工作的？”

易会长赶紧起身唤我往前：“贺老，我刚准备
给您介绍的，这是我们学会新进的小杨，杨清茨，
曾经在政府机关与湖南卫视工作过。现任学会书
画院的副院长。”

“哦！”贺老拿起眼镜对我仔细端详了一会
儿，“姑娘是哪里人啊？”

我略显羞涩地回答：“贺老，我祖籍是南京，
也可以说是湖南人，15岁随父母工作调动去的
湖南。”

“哦，湖南，毛主席家乡的，好好……”贺老平
静的眼里犹如夏风吹过稻田，掀起了细微的波
浪，笑着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临别时大家一起合了个影。合影时，大家特
别照顾让我挨着贺老。相片出来时，大伙儿都笑
了：“贺老，您看，这清茨坐在您身边，您俩可真像
爷孙俩。”

贺老也笑了：“别说，这孩子讨喜，这年龄也
可以当我孙女了。”

自此，我便开始慢慢唤贺老为贺爷爷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使得我经常有机会去看望

贺老，而贺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也会经常出
席学会的一些文化活动。而这些文化活动大部分
是由我策划主持的。

感受最深的一次就是2013年初夏我主持的
一场“翰墨丹青，大成至盛”的名家书画展，那是
一场露天展。当时贺老、高运甲副部长、郑伯农先
生等文化界方家都出席了。那日上午10点开展
时，烈日炎炎，贺老他们坐在画展现场首排，太阳
直射在人脸上，老先生们面呈赧色，汗水滴了下
来。陪同人员提醒我赶紧准备几把伞，别把老领
导们晒晕了。我一时疏忽，虽是初夏，竟忽略了这
天气反常炎热，心中惭愧得很。而贺老在这么炎
热的天气里，没有一丝一毫文学泰斗的架子，更
无埋怨，而是从容平静地立身手执话筒对活动说
出了祝福与鼓励的话语。

先生那种淡然出入于市井、大雅雅于俗的清
高，那不是浮于水面，而是沉敛于内心的。那一
刻，我能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本应不是人间客，却
伴诗情从天来。

我在学会工作的头几年时间就是不断策
划、组织、主持书画院及紫砂艺术研究院的一些
高端展览及艺术沙龙，因此便会经常去找贺老
题词，有时为文化活动，有时为朋友求取墨宝。
每次贺老基本都会欣然提笔，偶尔幽默地说：

“我给你题了这么多字，你得为学会的文化艺术
做出点成绩来。”

一来二去，我与贺爷爷日渐熟悉，便常去家
里探望。有些在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与散文我也会
给他带去，每次他都会戴上眼镜认真地看，或鼓
励或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记得去年文旅部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文旅部直属）承办一台
纪念革命先烈的大型音乐诗剧《血沃中华》，我被
选中作为主创之一。

在创作《木棉花正红》与《示儿书》（也就是
《写在朝霞上》）这两部诗剧时，我将创作完的作
品拿给贺爷爷看，他看后很高兴，并认真改动了
几个字，赞我写的好，有家国情怀，有思想高度，
并鼓励我要多写爱国利民、光明磊落的文章、诗
歌，不要写阴暗晦涩难懂的诗歌与文字。他说诗
歌就是要大家一起来读的，一起分享的，如果人
民群众都看不懂，那还称什么诗歌。他说他就是
苦孩子出身的，他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要做

“人民的诗人”。而他一生中也是这么做的。
《血沃中华》音乐诗剧在国家话剧院首演的

那天，贺爷爷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亲自去现场
观看。通过新闻，贺爷爷得知毛泽东的后代，李大

钊、刘胡兰的亲属后代都到现场观看了诗剧，许
多观众观剧后流下感动的泪水。他由衷地感到欣
慰并向我表示祝贺。

我时常将自己的书画、散文、诗歌（包括格律
诗），或者主播的一些文学讲座与贺爷爷一起分
享。每到这时，贺爷爷总会不吝给出赞美，他的话
语犹如稻田里的晨风与朝露一般纯净，给后辈以
勇往直前的力量！

贺爷爷今年已经96岁了，精力已不如从前。
然而他依旧每日在楼下坚持行走100米，饮食规
律清淡而简单，心态豁达而从容。他每日孜孜不
倦地学习、看书、读报，与时俱进，有时还会接待
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化访者。

今年七夕节前夕，江苏红豆集团通过诗友找
到我，希望贺爷爷能为“红豆七夕节创立二十周
年”说几句祝福的话。我当时心情比较犹豫，贺爷
爷年岁已大，每日琐事繁重，各地访者太多，怕是
很辛苦。但朋友殷殷委托，终是不忍，便腆着脸又
跟贺爷爷提了此事。

贺爷爷在我反复的劝说中，也回忆起当年他
与柯岩老师应邀去过江苏红豆集团的一次经历，
并号召大家不要过洋节，将“七夕节”定为中国的
传统情人节。许是感到与柯岩老师当年伉俪情
深，许是我的“软磨硬泡”，贺爷爷终是答应了。他
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对着镜头认真地录制了祝
福的话语。

这样有着高贵品格近百岁高寿的老先生，如
一棵苍劲高洁的青松，令人高山仰止。我常常凝
视贺爷爷那布满沧桑岁月之感却慈善祥和的脸，
握住他消瘦却绵软的双手，常感岁月如水一般悠
然。望着贺爷爷，如同仰望一轮皓月，一座充满力
量的人生导向的坐标。

贺敬之先生于我，既是文学上的恩师，又是
爷爷一般的亲人。这是我文学求索道路上最幸运
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贺老二三事贺老二三事
□□杨清茨杨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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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马桑树儿搭灯台

浓春时节，山里的寒气还未散去，草木正抽
着新芽，一群神色匆忙的人窸窸窣窣穿行在羊肠
小道上。这是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一个静寂的
早晨。

“军长，朱疤子的人时常来巡查，我送你们到
矮子峪去。”说话的是谷岸峭，马合口一位白族乡
人，他口中的军长是贺龙。

“好，那就跟着老哥走。”儿时，贺龙常跟谷岸
峭到矮子峪、梭子丘一带玩耍，将军洞、高寨洞是
他们的探险“营地”。谷岸峭的父母都喊贺龙叫“贺
常伢子”，贺龙认他们作干爹干妈。

十几年后重返马合口，贺龙已不是当年的
“贺常伢子”，他提着两把菜刀闹革命，参与组建
工农革命军，正为创造一个新世界奔走呼号。当
时，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遭遇重挫，部队陷入艰
难境地。挚友谷岸峭来了，他送给贺龙枪和子弹，
同他一道抄小路，顶着蒙蒙月色，连夜兼程来到
了马合口一带。经过梭子丘时，部队遇到不明敌
情，贺龙带着队伍藏进了宽敞幽深的将军洞，待
敌情解除后，才匆匆消失在深山密林中。

这一年是1928年。
桑植，这个位于湖南西北武陵山区，少数民

族占总人口92.6%（其中白族人口达13万，是全
国第二大白族聚居区）的边陲小县，正在蓬勃生
长着红色故事。

作为贺龙故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万
里长征始发地，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到10万人口
的桑植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了革命军队，载入革
命烈士名录的就有5000多人。

官地坪、梭子丘、马合口一带成了红军的大
后方，白族人民成了红军的坚强后盾。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写封（的）书信与
（也）姐带（哟），郎去当兵姐（也）在家（呀），我三五
两年不得来（哟），你（个儿）移花别（也）处栽（哟）。”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写封（的）书信与
（也）郎带（哟），你一年不来我一（呀）年等（啦），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哟），钥匙（的）不到锁（也）
不开（哟）。”

这首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深深浅浅
地飘荡在山寨村落，我们知道，很多去当兵的儿
郎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当革命的烟火褪去，桑植成了典型的老少边
穷地区。

家门口拴着一条狗，老人倚在大门口，孩子的
脸上沾满了污渍，女人们背着篓筐子下地劳作。

少有的后生巴着烟，吞吐着烟雾，烟雾喷到
了夜色里，愁云却涌上了心头，后生打开了喉咙
逮起了歌：

“桐子花开坨打坨/半夜起来唱山歌/爹妈问
我唱什么/我说没得媳妇睡不着”

其实，国家从未遗忘这片红色土地。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在桑植的建整扶贫就实施了9轮。
1988年，湖南省军区时任领导到桑植考察，发现
很多老百姓还在吃红薯、住草棚、蹲山洞，衣不蔽
体、食不果腹、房不遮风，不由得感慨万千。深感解
放这么多年，这片曾为革命倾其所有的红色土地
上生活的人民竟还如此贫困，作为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有责任帮助老区人民消灭贫穷。从这年开

始，湖南省军区就开始向桑植派驻扶贫工作队，并
立下了“老区不脱贫，部队不撤兵”的铮铮誓言。

可老区的贫困程度太深，至2014年，桑植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仍有35316户、119016人，贫困
发生率高达28.48%。

彩色变化：“白月光”洒满了“红杜鹃”

2013年11月3日，历史记住了这一天。这一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
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同在大湘西的红色老区桑植县，被列入了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深度贫困县，一场前所
未有的巨大变革正悄然而至。

那是2015年的一个清晨，水雾缭绕着碧波浅
浅的五龙湖，神秘笼罩着将军洞的红色沃土，大山
深处，歌声悠悠扬扬穿过袅袅炊烟……马合口乡
梭子丘村，这片红色热土迎来了一支可爱的队伍。
张家界市委组织部派出了一支精锐部队进驻梭子
丘村，走在前头的，是工作队队长陈叶峰，从那天

起，他便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山野变得富饶。
不久，扶贫工作队要在梭子丘打造一条“梭

子丘白族风情老街”的说法传遍了村落。村民们
面面相觑，惊喜之后是一片唏嘘：说大话呢吧！

工作队何止是要打造一条街，他们是要打造
一个全新的梭子丘。

工作队已经下定决心，要用发展的成果来推
动发展，用发展来凝聚人心。梭子丘微信群建立了，
党员大会、屋场会开起来了。线上线下，村民们畅所
欲言，与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心也越贴越近了。

刘开建新当选了村支书，他年富力强，高大
幽默。返乡创业大学生、本地致富带头人都被请
进了新构建的村“两委”班子。马合口乡更是由党
委副书记王苍波兼任扶贫办主任。

一个“旅游＋扶贫”的思路，一个“六区六化”
的设想在反复讨论中逐步成型。

2017年7月1日，艳阳高照，风用力鼓动着
飘扬在梭子丘上空的红气球。“梭子丘白族风情
老街”开街了。当这个耗时两年建设的风情老街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时，梭子丘的人们知道，好日
子真的来了。

桑植的白族与大理的白族同气连枝。数百年
来，对故乡的守望长成了一棵茂盛的“相思树”，
种在了梭子丘人们的心中，他们的心里有两个故
乡，一个在身旁，一个在远方。一个是红杜鹃般的
张家界，一个是白月光般的大理。那里有下关风、
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那里有白族人的根。他
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如今，“白月光”被搬到身
旁，“红杜鹃”依旧花开绚烂。

当我们徜徉在梭子丘白族风情老街，眼前展
开的画卷清新素净，白墙壁、小青瓦、屋挑檐以及
照壁山水画，活脱脱一个“小大理”。

远方的人们纷至沓来，梭子丘组建了一支文
艺队。马合口乡政府就设在梭子丘村，乡、村两级
共同出力，文艺活动风生水起。文化站的陈海英
亮开了嗓子，一曲《白族迎客歌》宛转悠扬。

“山门打开来，仗鼓舞跳起来，白族人迎客情
谊深，三道茶端上来……”

向湘群、赵吉霞她们踩着乐点，随着音乐舞
了起来，白裙子荡开了花，花帽子摇出了波浪线。

舞罢，女人们开始为客人敬献白族三道茶。第一
道是苦茶，野生白茶吃起来苦，寓意着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第二道是甜茶，茶里放了蜜，寓意
幸福生活比蜜甜；第三道是团圆茶，茶里放了五
谷杂粮，粮里滚着一个圆溜溜的鸡蛋，这是白族
人对团圆的期待。

“毛妹子针线拿，手拿针线来绣花……”歌声
是从超市旁的绣坊传来的。谷春凡，一位近80岁
的“非遗”传承人，唱起歌来忘我得像少女。绣坊
里像谷春凡这样的幸福人还有好几十位，勤劳的
白族女人们将碎片化农闲时间变成了线，穿进针
眼里，一针一针，绣出了充实美满的幸福生活。

月黑风高的晚上，灯光勾勒出的梭子丘闪闪
发亮，村民们载歌载舞拉着我坐上了长桌，一道
道美食摆上之后，一首首桑植民歌张口就来。我
打趣着问后生们，《桐子花开坨打坨》有没有人会
唱？陈叶峰队长嘿嘿一笑，说，现在的歌词已经不
一样了哦！

“那变成什么样了呢？”
“远方的客人，你且听我们逮一首。”后生们

齐声唱：
“桐子花开坨打坨/半夜起来唱山歌/爹妈问

我唱什么/我说旅游人太多我耐不活”
这夜，歌声、笑声包裹着这片红色的丰润的

土地。
在桑植，无数的梭子丘、红军村谱写了一曲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峥嵘乐章。到2019年底，桑植
县贫困发生率降至0.53%;在湖南，无数个“桑
植”共同践行着“首倡之地首倡之为”的庄严承
诺。如今，湖南全省51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和奉献裹覆大
地，美好的明天正向我们走来。

红土地的彩色日子红土地的彩色日子
□□杨丰美杨丰美

风景（油画） 林风眠 作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